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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添（左）和李樾。 受访者供图

9月 23日，本报围绕北京交通大学王元

丰老师的来信推出整版策划《如何挽救大学

“发霉的课堂”》，报道刊发后引发众多一线教

师和高校学子的共鸣，并就如何看待大学课

堂上的“低头族”产生争议。

为进一步深入交流，本报从今日起特开

设“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专栏，邀请

一线教师、教育学者及高校学子共同参与，从

多维视角探讨经验与思路，为未来高等教育

的模式创新提供借鉴。今天刊发本系列首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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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樾和谭添。
在国际程序设计语言与软件工程的江湖里，

不少人都听过这对搭档的名字。凭借 12年一线
基础程序分析的科研经历、11 年开源工具编写
经验，他们推进了多个基础程序分析领域公认难
题的解决边界，在一些问题上至今保持着最佳解
法的“战绩”。

2019年，从丹麦奥胡斯大学博士后出站的
李樾拒绝了多家企业的高薪聘请，加入南京大学
（以下简称南大）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与他一同入职的，是合作了 15年的老搭档
谭添。

然而，回国后头 3年，曾经多次出现在顶级
学术会议的两个年轻人，仿佛“消失”了———他们
“闭关”了。

“闭关”期间，这对搭档顶着考核压力，一度做
好了“一起被辞退”的心理准备。直到他们带着自主
可控的程序分析平台“太阿”，出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组合，回国的初

衷只是想当两个好老师。解释初衷时，李樾反问：
“你拼命说服自己、经营自己、透支自己，跻身学
术圈的‘名利场’，最后又能得到什么呢？是合群
带来的安全感，还是被认可后的虚荣心？”

如今，回国 6年，作为南大计算机学院副教
授和助理教授，李樾和谭添依旧保持着学生时代
的运动装扮，扎根于课堂。

今年 9月末，记者去南大时，秋雨初歇，天气
依旧闷热。李樾刚结束了一堂软件分析课的讲
授。尽管满头大汗，他却始终穿着外套，捧着保温
杯———里面泡着益气生津的中药材。

才 37岁的李樾自嘲：“当老师太消耗气血。”

不点名、不签到，前三排靠抢

南大有一门特殊的课———不点名、不签到、
面向全体计算机学院本科生，却堂堂爆满，多年
入选“我心中的好课程”，甚至被学生“吐槽”：“不
早点来，可能都抢不到前三排。”
“我希望上了这门课，很多博士都感到棘手

的问题，你们（本科生）因为具备足够的基础，也
能提出解决思路。”课上，李樾提出了一个“小目
标”，希望学生们能在程序设计语言方向有更多
专业上的自信。
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软件的核心。随着社

会信息化的提速，各领域对软件的可靠性、高效
性和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呼唤着更多优
秀的程序设计语言人才。
“但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无论计算机学院还

是软件学院，程序设计语言方向少有全职教授，
中国计算机学会也没有程序设计语言专业委员
会。”2018年，尚在奥胡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
李樾和谭添发现了这一矛盾。

2019年回国后，他们决定开设一门程序设
计语言方向重要的专业课程———静态程序分析。
“放弃广度、追求深度、例子驱动、讲深讲

透。”简单的 16个字，却是此前几乎难以实现的
教学目标。

静态程序分析不仅要掌握程序设计语言知
识，还得具备系统设计、算法分析等多学科能力，
理论与实践跨度很大。彼时，国内开展相关课程
与研究的高校寥寥无几。
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面向本科生开设

这门高难度课程。对两个刚回国任教的年轻人来
说，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只有底气远远不够。静态程序分析是一门
“动手课”，还需要配套的实验作业平台。

这让李樾和谭添更头疼了。“当时国际 Java
（一种流行的程序设计语言）生态的通用型程序
分析平台完全被国外垄断，比如加拿大的 Soot、

美国的Wala、希腊
的 Doop，我们要
花费大量时间熟
悉平台、开展研
究，做出的成果反
而成了宣传它们
的工具。”

李樾冒出了
更大胆的念头：干
脆做一个自主研
发、完全可控的分
析平台。

他兴奋地找
到谭添：“我们未
来所有的论文都
在自己平台上搭
建，平台也能反过
来提升成果的可
见度和影响力。”
“弄个新的、

更好的没问题。”
谭 添 也 早 有 此
意，“主要其他平
台代码很‘挫’，
学生用了估计会
心烦意乱。”

两人一拍即合：课要开，平台也要搞！
2020年 2月，《软件分析》迎来了第一堂课，

李樾和谭添别出心裁，同步开启了 B站直播，至
今，仅第一节课的播放量就已达 15万。
“程序分析的课实在太少了”“以前没有系统

性学过，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公开课”“这门课真
的帮助我们安全领域的学生打下了非常好的专
业基础”……评论区里，“云学生”纷纷表示感谢，
还有十多家企业申请将课程用于企业内部的工
程师培训。

“教学远比科研重要”

为了上好这堂课，李樾和谭添赌上了一切。
他们拒绝了所有横向课题，只为全心全意上

好这门课。因为不舍得牺牲学生的科研、休息时
间，新冠疫情期间，身体不适的李樾顶着高烧，一
个人熬夜加班。

而作为“青椒”，他们肩上还扛着巨大的考核
压力。
“教学远比科研重要，但要做好一年连一篇

论文都没有的准备。”李樾在知乎坦露心声，“学
生也可能会对长时间没有好产出的老师感到失
望和质疑。”

这些都没能动摇他们。“我和谭添说，咱哥
儿俩大不了最后一起走，能上课的地方很多，
二本的学生也是学生，网上的学生也可以是咱
们的学生。”

但要做好教学，他们还需要个“抓手”———分
析平台。其中涉及大量基础程序分析、程序设计
语言理论、高级编译技术相关内容，还有很多无
从参考的设计细节。

两个“工头”只能白手起家。他们借鉴了多个
国际流行的分析平台，预想了未来现代软件的发
展需求。

3年间，办公室的巨大白板上，密密麻麻写满
了数字和符号，两个脑袋几乎要贴到板子上，写了
擦、擦了写，一晚上能写五六块板子，才慢慢敲定了
全部细节。最终，第一个版本近 10万行代码由谭添
一人完成。李樾一再强调：“我是做不出这样的平
台，但是谭添可以。”

在“白板会战”里，他们定下了 4个目标：易学、
易用、高效、可扩展。其中，易学、易用被摆在首位。
“容易上手并觉得好用，是我们的核心卖

点。”李樾语气里满是掩不住的自豪，尤其对本科
生来说，更要让他们敢用、自信地用、胸有成竹地
用，“通过一个个实验作业进行系统训练，深化对
理论的理解”。

没日没夜的讨论里，学院和团队给了他们颗
“定心丸”。“领导没让我们做不喜欢的事情”“这
一点（准备承受来自团队领导的压力）是我所有
担心里唯一不用担心的”。

现实也没有辜负这份热爱：满满当当的教
室里，百余名学生抻着脖子，跟着李樾一步步
操作，其中有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其他专业蹭
课的学生。

同时，李樾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反馈：“好
用”“写起来很爽”“在编程上更有信心了”……

李樾眼眶发热。2019年 6月，回国前，他赞
同了一个知乎帖子“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教学和
科研能否两全”，其中写道：“教育是非常有获得
感的，经常面对学生也容易保持初心。”如今，李
樾也感受到这份幸福。

他们决定向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无偿开源，
目前已有 30余所高校学者、20余个政府或企业
相关部门、200余家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学生
用上了该分析平台，并产出多项科研成果。

2023年 6月，谭添带着基于该平台产出的
论文赶赴美国，参加程序设计语言方向的顶级会

议 PLDI，而他的同行者、该论文第一作者，是一
名他们指导的本科生。

不但要自信，甚至要“狂”一些

谭添将这一平台命名为“太阿”，它得名于战
国时期的欧冶子和干将联手铸造的名剑，锋利无
比，光华绝伦。

这寄寓着他们的抱负，也象征着他们二人
“十年磨一剑”的经历。

2010年，李樾还是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
西工大）的研一学生。在担任本科二年级课程助
教时，他一眼就注意到谭添：皮肤白净、身形消
瘦，不爱说话，桌上却摞着厚厚的外国专业书。
“这是个不一样的人。”李樾不自觉留意起

他，谭添计算机基础好，编程能力更强。次年，李
樾要做一项课题时，立马想起了谭添。

就此，两条人生轨迹开始相交。他们一同前
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求学，又一起来到奥
胡斯大学深造。
“但我们性格完全不同。”李樾和谭添相视一

笑，接着开口，“我急脾气，他很稳重；我追求有
趣，他更务实；我想做不一样的事情，他只想把一
件事做到最好……”

因此，在合作之初，他们经常吵架。“我讲了
半天，他听不明白，他说的我也理解不了。”西工
大的教室、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图书馆，都留下过
他们争执的回忆。“后来慢慢才形成默契，不用说
话就能心领神会。”他们说。

差异、争执，反而加深了理解。他们愈发清楚
地发现彼此在科研上的高度契合。
“我觉得自信还不够，还要再狂一些。”李樾

话音干脆，“尤其是搞科研的，就要走那些少有人
走的路，就要在别人的质疑声中坚定自己。”

这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源自二人
的多年默契。
“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李樾掰着指头细数，读博期间，他们解决了程
序分析中的一个边界问题，兴奋地投了顶级会
议，却遭到当头一棒———4 个评委反馈意见都
是 C。

他俩不甘心，找了个会议室，没日没夜地计
算、讨论，“差不多每天能写废一根马克笔”。反复
推演后，李樾觉得问题出在写作上，“理论越难的
论文，越考验是否能逻辑清晰地表达”。

李樾把自己关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厚厚的
法典让他感到沉静。他上网翻阅不同研究领域的
写作材料，一点点“啃”写作技巧，每天尝试写个
“豆腐块”。后来，他们把改好的论文再次提交，这
次收到了 4个 A的满分评分。

这样并肩奋战的时刻，他们经历了无数次：
一起留学，一起求职，一起来到南大，一起用行动
上好一堂基础课。
“如果我讲得不清楚、没逻辑，上课敷衍，

是不是意味着学生们日后也可以这样做？那如
果我把知识点讲得清晰、易懂，他们是不是可
以在专业上多一份自信？”李樾语速很快，眼里
闪着光。

余音回荡。半晌，谭添笑了笑。
“我的想法和他不同，我更喜欢技术，也喜欢

跟别人讲我对技术的理解，我希望学生们能真正
喜欢上编程。”谭添语气平静，这个念头早就在他
心底萌芽。

2011年，还是大三的他写下一篇博文《致软
件学院的老师们的一封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老师们能把这位‘最好的老师’带给学生，对国
家、对行业、对学生而言都是莫大的福音。”

虽然投身教育的初衷不同，但他们却共同走
在一条特立独行的路上。

“当老师太消耗气血”

疫情之后，学生们发现，原本活力满满的两
位老师“没电”了。

拼命工作的李樾，身体频繁“亮起红灯”，谭
添在帮他代了几节课和处理繁杂的工作后，有一
次突然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老师太消耗气血。”李樾在知乎上自嘲地

写道。
但只要站在讲台上，他们都努力调整好自己

的状态。
“大家跟我一起思考”“听懂就点头，跟上我

的节奏”“这个地方听不懂没关系，后面还会带大
家通过其他内容帮助进一步理解”……课堂上，
李樾用各种方式调动学生的情绪。
“教好一门课是一种精神输出，老师的态度、

专业、价值观都会被学生感受到。”下课后，李樾
的嗓音满是疲惫。

尽管他一再强调，“不点名、不签到、不强制到
场，可以听网课”，但《软件分析》依旧堂堂爆满。
“我有时会在课上补充一些最前沿的领域

知识和研究成果，带学生一起思考。”李樾笑
言，自己在努力打扫课堂的“霉味”，并乐此不
疲。“我觉得教育的真谛就是潜移默化地教会
学生自信、接纳自己、勇敢面对人生。”这比赚
钱、发论文更让他快乐。

李樾一直记得一个细节。在其本科担任助教
时，有一天，一名陌生的学生突然找他谈心，觉得自
己成绩不好，也没有出色的编程能力，怀疑自己是
否适合学计算机。李樾没有盲目鼓励，而是推荐他
读一本经典专著，并让他把知识点理解后画出来。

不久之后，那名学生捧着十几张思维导图再
次找到李樾时，眼神里多了份笃定，也找回了对
专业的信心。这段小小的插曲，也成了李樾投身
教学的原动力。

然而，身体状况迫使他们探索不同的教学和
科研方式。
“之前，我们俩经常熬一个月帮学生改论文，

其实就是重写。”李樾介绍，后来他们发现，过度
呵护反而会阻碍学生成长，便决定放手。“现在实
行‘学伴制’，硕士生和博士生自由结对，互帮互
助，他们深度讨论后还有疑问的或解决不了的，
我们再插手。”他说。

他们还发现，匹配研究方向的横向课题能帮
助学生接触企业真实需求，但要求学生必须解决
真实问题，不能只做“脏活累活”。

李樾和谭添的课题组不打卡，他俩也不参加
组会，更不要求学生发论文，但每个人都必须“能
说会写”。

只有当学生要投论文时，他们才会把二十多
人召集到一起，打开共享屏幕，逐字逐句地讲解，
耐心地教他们如何组织思路、准确表达。

他们想教给学生的远不止知识。
“持续学习、化为己用的能力非常重要。”这

一点，李樾深有感触。早在 2010年，他就在本科
毕业论文致谢里写道：“学到了‘怎样学习’，此足
以让我阔步毕业后的人生。”

不过，他偶尔也会被命运的“回旋镖”击中。
“我总是告诉学生，不要迷信权威，要勇敢表

达。”李樾第一年做博士后时，就曾在顶级会议上
当面“评价”了一众“大佬”。
“但如今在学术交流会议上被自己的学生当

众反驳，感觉确实不一样。”他嘴上抱怨，语气里
却是掩不住的骄傲。

李樾和谭添欢迎所有的学生，无论遇到学业
难题还是人生困惑，都可以直接来他们的办公
室———门上贴着《凡人修仙传》主角韩立的海报，
“白手起家、永葆善良、勇敢坚韧”，这既是他们共
同欣赏的品质，也是他们努力践行的准则。

作为老师和学习者，我怎么看“上课败给了玩手机”
姻张淑娟

王元丰老师的文章（《中国科学报》2025年
9 月 23 日第 4 版），在《中国科学报》微信公众
号阅读量迅速达到“10 万 +”。我觉得这是因为
很多老师有共鸣，甚至也在为大学生在课上玩
手机的现象郁闷。王元丰老师看到的是学生们
上课看手机。实际上，除了上课之外，有多少事
情没有败给手机呢？这方面，网上的梗图多的
是：上铺的同学本来要去洗澡，结果站在梯子
上玩了一小时手机；正在洗头的同学，顶着一
头的泡沫看手机；正在下楼梯的同学，同样在
低头看手机……也有学生自嘲：“不是我想玩
手机，是手机先动的手。”
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在玩手机，而是在用

手机工作，手机是效率工具。实际上，手机对很多
人而言是分心神器，很多设计直击人性弱点，让
人欲罢不能。相信很多人都体验过对手机上瘾的
感觉：不是玩了有多快乐，而是不玩就难受。

我也会对手机上瘾，因此我不敢在手机里安
装短视频软件，不敢在读书时把手机放在眼前，

不敢在工作时把手机放在手边。因为我不想让手
机毁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

作为老师，和老师们探讨

张晓军老师的文章（《中国科学报》2025年 9
月 23日第 4版），让我们关注智能手机时代的育
人目标、课程目标，尤其是关注未来社会所需的
能力和素养。我觉得这非常对，生活中也确实在
这样实践。

不过有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了：不光学生需要
活在未来，作为老师，也需要活在未来。人类的预
期寿命越来越长，活到八九十岁的概率还是很大
的。既然老师也要活在未来，为何不同时提升未
来社会所需的能力和素养呢？

我刚入职南京工业大学时，意识到学生、老
师都需要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于是，我从零打造
了《学习思维与元认知》这门课。也就是说，这门
课从一开始，老师的能力提升目标和学生的能力
提升目标就是一致的。

我为这门课付出很多，不管学生有没有给我
正反馈，我都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一直充满干劲。

为什么对选修课这么上心？我心里很清楚：打
造这门课，受益最大的是我。比如，我有拖延症，
我就努力研究动机调控，进而挽救了我这个
“拖延症晚期患者”。比如，我发现自己有注意
力问题，就开始研究注意力，这让我收获了更
好的注意力掌控能力。比如，我发现自己很迷
茫，就深入研究个人发展，由此对日程安排更
加笃定。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
在第七届西浦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颁奖典礼
上评价我的课程：“一门课推动学生在所有课程中
的自主学习，是真正让学生终生受益的课程。”而这
些正是基于长期研究的成果。

但我观察到，许多老师认为教学改革完全是
为了学生，甚至认为学生需要提升能力和素养，
而老师不需要。有的老师甚至根本未意识到，自
己也需要发展。为了促进学生发展，他们精心制
作教学视频、设计学习活动、反馈课后作业，付出
了大量心血。然而，有时他们不仅得不到学生的
积极反馈，反而可能遭到差评或举报，这让老师
们心寒。寒心的次数多了，慢慢也就没有热情了。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就像蜡烛一样，烧着烧着就把
自己的热情烧没了。换言之，如果老师只想着促
进学生的发展而自身得不到成长，这种付出是难
以持久的。

结合我自身的经历，我想呼吁：老师自身的
能力提升目标，要尽量和课程目标保持一致，和
学生的能力素养提升目标保持一致。比如，我觉
得自己急需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那么我的
课程目标之一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提升。上
这样的课，我充满了干劲，因为我太希望自己变
得更好了。如果我自己都变得更好了，和我一起
折腾的学生，大概率也会变得更好。

最近，我在《水处理生物学》课上安排学生进
行水创意设计的案例分析，这是为他们自己做水
创意设计作准备。讨论中，学生除了要找出案例
中水创意设计的要素，还需要分享由案例引发的
创意“点子”。但是，我发现很多同学没吭声，一直
在那里假装看案例。当时我以为是组长主持讨论
没经验，想要给组长做个培训。

回家的路上，我在微信上找学生交流，发现
他们不吭声的原因是“没有啥点子”。回来后，我
赶紧去翻王志军老师的《数智时代设计思维指导
的项目化学习设计》，发现了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
艾伯尔提出的“奔驰法”（SCAMPER）。这正是基于
案例产生创意“点子”的法宝。于是，我赶紧找了个
学生去测试，看他能不能用这个创意思考工具产生

“点子”。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但我最
起码知道学生为什么讨论时不吭声了。

作为学习者，和学习者们探讨

与周围同学相比，王奇婧同学确实效率很
高：既拍了 PPT又干了自己的工作，两不耽误
（《中国科学报》2025年 9月 23日第 4版）。

不过，不知道这位同学有没有感觉到下课后
比较疲惫，或比单纯干活、听课更疲惫一些？这样
上课之后，还有多少精力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或需
要意志力的学习？

我是被这样的注意力切换害惨了的人。读研
究生时，虽然没有手机，但有网络。不同的网页切
换来切换去，中间还穿插着聊天、吃东西、接打电
话、上卫生间等各种事情，让我难以安静下来做
事情。记得有次往电脑里录数据，我觉得录了好
久，该歇会儿了。结果一看时间，才录了 10分钟。
也就是说，当时我的注意力时长只有 10分钟。10
分钟，读不进去书，看不进去文献，更写不进去论
文，所以我的研究生阶段过得非常艰难。

后来，我给学生开设《学习思维与元认知》课
程时，看了大量关于注意力的书才知道问题所
在。从神经科学角度而言，注意力的每一次切换，
都意味着一个神经元网络的关闭与另一个神经
元网络的开启，而这一过程是耗能的。更可怕的
是，神经元重新开启后容易出错，负责检查的神
经元们又多了额外工作。这种频繁切换，还会缩
短注意力持续时间。像我当时，注意力时长只有
10分钟，什么有意义的事都干不成。所以说，注
意力来回切换，值得警惕。

有一次上课，我看到有班干部频繁看手机。
我问起来，这名同学说：“我得关注群里的信息，
有时辅导员找我有急事。”这位同学的“敬业精

神”确实很赞。
但他没考虑的是，学生身份和学生干部身份

哪个更重要。我提醒他：“如果你不是学生了，你还
会是学生干部吗？”他摇摇头。我又问他：“辅导员要
求你上课必须盯着群消息吗？”他又摇摇头。我没再
说什么，但我观察到，他之后上课专注了许多。

我知道他不是唯一“敬业”的学生干部。有些
研究生也是如此，分不清楚哪个是自己更重要的
身份。“敬业”这两个字打引号，是因为他需要敬
的是作为学生的“业”。这个主业敬好了，之后才
是学生干部的“业”。

也许有学生会问，由于各种原因，免不了会
遇上“水课”，还必须得上。咋办？我的建议是，把
它变成金课，至少变成自己的金课。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去上英语课，发现老
师讲述的内容过时，对我来说吸引力很低。我理
解中英语就是交流的工具，承载着鲜活的思想、
硬核的知识或动人的故事。然而，那门课里英语承
载的却是一些过时的信息。我不是必须得上这门
课，但我想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把它变成自己的金
课。于是，我勇敢地去跟老师提出申请：每次上课给
我留几分钟，让我做个分享。之后，每周我都认真选
主题、写稿子、背稿子，还设计板书。等到上课，我就
用英语做分享，在黑板上写英文板书，并与小伙
伴们交流。一学期下来，我英语进步很大，因为我
能用英语说很多之前说不了的事。

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让我知道遇上“水课”
也不是啥灾难，因为我有办法把它变成金课，哪
怕只是自己的金课。

这次我以老师和学习者的双重身份与大家
交流，感觉非常好。实际上，老师和学习者之间真
的需要分那么清楚吗？我看未必，合二为一也许
正是教育的理想状态。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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